浓     花
楚  楚

草原上的花不比草少多少。

有些季节，有些地方，花还比草多。

草原上的花从来不用“朵”或“片”做量词，它们没有量词，因为它们多得就像夜空里的繁星无

法用量词来限定。

草原上的花从来没有名字，就像海洋里的水滴，谁会在乎它们分别叫什么名字呢？

草原上的花不论形状，因为它们实在有太多的形状。许多形状怪到几乎要怀疑它们是别的什么生灵，借了花的名字来投生。

草原上的花有太多颜色，比画家、比人类、甚至比神仙所能想象到的色彩还要多得多。

草原上的花不香，因为对它们来说，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。香味对它们来说是俗气的，附加上去的。他们有自己的体香与心香。它们就要花着自己的花，叶着自己的叶，美着自己的美。

草原上的花也会死去？美人要迟暮，花要凋零，反而使它们的美更加庄严。只是看花们咄咄逼人的气势，野性十足的生命力，总觉得即使是最残酷的杀手也奈何它们不得。即使是牛羊也舍不得放它们走的。花是牛羊的精神食粮，牛羊对花只使用视觉和嗅觉，对草才用牙。原来牛羊也会务虚的。

因此，我可不可以这样想：一年里大多数的时候，花们是开着的；进入冬季，也冬眠，只是先把花衣裳脱下来睡一小会儿，花魂是醒的。来年一开春，披上衣裳开着的还是它。因为它们是大自然自己的花，是大自然亲自生下来的。属“哺乳植物”，而不是人工用种子栽培出来的“卵生植物”，更不是移植、嫁接出来的“试管植物”。它们与土地是息息相通的，连花茎下的泥土，连花瓣上的微尘，也是花的一部分。

草原上没有“野花”这个词。一个个蒙古包就卧在草原上，已不仅仅是“后花园”，而是就在花园中，谁还用得着在自家养花呢？花盆里养花侍草是难得见到花草的“穷人”家的事，牧民就是“花园主”，或者说不是大自然种了花草，而是花草栽种了蒙古包。反正只要牧人高兴，花草又没有异议，牧人完全可以衣花食花住花行花，成为花翁花姑花仙花神。

草原上的花究竟有多美，人类只能词穷。因为任何形容词都会弄脏他们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那就是：它的美总是与纯洁、善良、真诚、欢乐以及一些美好的事物站在一起的。

草原上的花，即使把她们直接移植到天堂上去，也——毫无愧色。

（选自《1999中国散文精选》中《草原散章（节选）》）

推荐理由：

难忘2000年暑假，当踏上内蒙古辉腾锡勒大草原的一刹那，我惊呆了：这哪是草原，明明是花原！虽然常年只有蓝天白云的陪伴，少有欣赏者的光临，花们却依然开得这般兴高采烈，热热闹闹。我想表达心中的惊喜与谢意，可惜力不从心，辜负了花们的真情相待！直到读完这篇文章才如释重负！本文标题一个“浓”字，恰当地概括了草原花的特点；朴实无华的语言，简洁隽永，却处处透出作者对草原花的喜爱与尊敬，又与草原花的品性惊人的相符！故把此文推荐给大家，但谨记：“只管欣赏大地，可不要想去占有！” （梭罗《瓦尔登湖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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